
  
 
 
 

一
、
大
自
然
的
聲
音 

 
 
 
 

這
個
世
界
充
滿
了
聲
音
，
只
要
我
們
靜
下
心
來
，
用
心
的
聽
，
我
們
會
聽
到
許
多
美
好
的

聲
音
，
就
像
好
聽
的
音
樂
一
樣
，
會
帶
給
我
們
平
靜
愉
快
的
心
情
。 

風
，
是
大
自
然
的
音
樂
家
，
他
會
在
森
林
裡
演
奏
他
的
手
風
琴
。
當
他
翻
動
樹
葉
，
樹
葉
便

像
歌
手
一
樣
，
鼓
勵
他
們
的
舌
頭
，
唱
出
各
種
不
同
的
歌
曲
。
不
同
的
樹
葉
，
有
不
一
樣
的
聲

音
；
不
一
樣
的
季
節
，
有
不
一
樣
的
音
樂
。
當
微
風
吹
起
，
那
聲
音
輕
輕
柔
柔
的
，
好
像
呢
喃

細
語
，
令
人
感
受
到
大
自
然
的
溫
柔
；
當
狂
風
吹
起
，
整
座
森
林
都
激
動
起
來
，
一
起
合
奏
一

首
雄
壯
的
歌
，
那
聲
音
充
滿
力
量
，
令
人
感
受
到
大
自
然
的
威
力
。 

 
 
 
 

水
，
也
是
大
自
然
的
音
樂
家
。
下
雨
的
時
候
，
喜
歡
玩
打
擊
樂
器
。
當
小
雨
滴
敲
敲
打
打

起
來
，
一
場
熱
鬧
的
音
樂
會
便
開
始
了
。
滴
滴
答
答
…
…
叮
叮
咚
咚
…
…
，
所
有
的
樹
林
，
樹

林
裡
的
每
一
片
樹
葉
；
所
有
的
房
子
，
房
子
的
屋
頂
和
窗
戶
，
都
發
出
不
同
的
聲
音
。
當
小
雨

滴
匯
聚
起
來
，
他
們
便
一
起
唱
著
歌
；
小
溪
淙
淙
的
流
向
河
流
，
河
流
潺
潺
的
流
向
大
海
，
大

海
嘩
啦
啦
的
洶
湧
澎
湃
。
從
一
首
輕
快
的
山
中
小
曲
，
唱
到
波
瀾
壯
闊
的
海
洋
大
合
唱
。 

 
 
 
 

許
多
小
動
物
、
小
昆
蟲
都
是
大
自
然
的
歌
手
。
在
住
家
附
近
的
小
公
園
裡
，
聽
聽
樹
上
吱

吱
喳
喳
的
鳥
叫
；
坐
在
一
棵
樹
下
，
聽
聽
唧
哩
哩
唧
哩
哩
的
蟲
鳴
；
在
水
塘
邊
散
步
，
聽
聽
嘓

嘓
嘓
的
蛙
唱
。
你
知
道
他
們
唱
的
是
什
麼
嗎
？
他
們
的
歌
聲
好
像
告
訴
我
們
：
「
我
在
唱
歌
，

我
很
快
樂
！
」 

 
 
 
 

這
個
世
界
充
滿
了
聲
音
，
只
要
我
們
細
心
的
聽
，
靜
靜
的
聽
，
就
可
以
聽
到
美
妙
的
音
樂
。

所
以
，
當
我
們
迎
著
朝
陽
上
學
，
在
公
園
裡
散
步
，
去
海
邊
看
風
景
，
一
陣
陣
的
風
，
一
波
波

的
水
，
還
有
草
叢
裡
的
小
昆
蟲
，
樹
林
裡
的
小
鳥
，
都
會
為
我
們
演
奏
最
好
聽
的
音
樂
，
可
別

忘
了
好
好
的
欣
賞
喔
！ 

      



 

二
、
快
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
少
雯 

很
多
人
問
我
，
為
什
麼
你
總
是
那
麼
快
樂
？ 

的
確
是
的
，
我
一
向
是
個
快
樂
的
人
，
我
的
快
樂
來
自
生
活
中
的
每
一
個
部
分
。 

當
我
在
掃
地
、
洗
衣
、
洗
碗
，
甚
至
在
廚
房
裏
為
油
煙
和
抽
風
機
的
噪
音
所
苦
時
，
想
到

家
人
歸
來
後
，
有
潔
淨
的
地
板
可
走
可
坐
，
有
乾
淨
潔
白
的
衣
服
可
換
，
有
可
口
的
餐
食
可
享

受
，
我
的
快
樂
是
說
不
盡
的
。 

我
在
花
園
裏
澆
花
拔
草
，
雖
然
吃
了
不
少
苦
頭
，
也
能
毫
不
埋
怨
，
因
為
我
的
辛
勤
和
關

愛
，
使
院
中
綠
葉
常
青
，
好
花
常
開
，
白
天
帶
來
鳥
鳴
啁
啾
，
蝶
舞
翩
翩
，
婆
娑
的
樹
影
和
斑

燦
的
花
容
，
使
我
坐
鎮
窗
前
讀
書
寫
字
，
一
點
也
不
寂
寞
；
入
夜
清
風
陣
陣
，
香
屑
時
飄
，
使

我
很
快
地
進
入
甜
美
的
夢
鄉
。 

出
外
辦
事
，
等
車
、
等
人
都
十
分
耗
費
精
神
和
體
力
，
這
時
候
從
皮
包
裏
掏
出
一
本
書
，

或
坐
或
站
都
能
閱
讀
，
有
時
候
一
篇
故
事
尚
未
讀
盡
，
車
來
了
或
朋
友
來
了
，
我
會
覺
得
如
果

他
們
晚
幾
分
無
來
多
好
！
等
車
和
等
人
原
本
是
件
痛
苦
和
不
耐
煩
的
事
，
但
只
要
懂
得
善
加
利

用
，
竟
也
能
成
為
一
件
快
樂
的
事
。 

常
常
看
電
影
看
得
淚
流
滿
面
、
眼
紅
鼻
酸
，
但
兩
個
小
時
卻
能
看
盡
劇
中
人
的
一
生
，
這

種
寶
貴
的
學
習
和
領
悟
，
是
令
人
快
樂
的
；
就
像
你
花
一
天
時
間
去
看
一
本
書
，
而
得
到
了
許

多
豐
富
的
知
識
，
你
可
知
這
樣
一
本
書
可
能
要
嘔
盡
作
者
一
生
的
心
血
才
能
完
成
，
而
你
只
需

要
一
天
就
能
把
它
看
完
！ 

就
是
這
樣
，
只
要
用
心
體
會
，
用
心
去
生
活
，
每
一
件
事
都
能
使
人
感
到
快
樂
；
一
點
一

滴
累
積
起
來
，
你
就
會
成
為
一
個
心
平
氣
和
，
而
又
覺
得
生
活
和
生
命
原
來
竟
是
這
麼
有
意
義

的
人
。 快

樂
，
就
在
平
凡
中
尋
得
，
就
在
你
的
四
周
等
著
你
。 

     



 

三
、
欣
賞
野
馬
的
樂
趣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
前
，
在
鄉
下
讀
書
，
學
校
四
周
有
山
坡
、
有
田
野
，
還
有
一
條
清
澈
見
底
的
小
溪
，
常

有
鳥
雀
成
群
結
隊
在
那
兒
棲
息
。
同
學
在
課
餘
時
間
，
常
常
結
伴
到
小
山
坡
，
拜
訪
這
些
可
愛

的
鳥
雀
。 

清
晨
，
是
小
山
坡
最
熱
鬧
的
時
刻
。
有
的
鳥
兒
鼓
動
翅
膀
，
好
像
在
做
早
操
；
有
的
棲
息

在
樹
梢
，
有
的
懶
洋
洋
的
，
好
像
還
未
醒
過
來
；
有
的
啄
著
地
上
的
食
物
，
有
的
優
哉
優
哉
的

聚
在
溪
邊
喝
水
，
將
碧
綠
的
山
谷
點
綴
得
多
采
多
姿
。 

 
 
 
 

小
燕
子
像
一
位
穿
著
黑
色
燕
尾
服
的
紳
士
，
飛
翔
在
藍
天
白
雲
間
。
悠
閒
自
在
的
麻
雀
，

在
倒
下
的
樹
幹
上
休
息
，
微
微
瞇
著
眼
睛
，
偶
爾
把
嘴
往
身
上
猛
啄
，
想
把
身
上
的
汙
垢
啄
掉

嗎
？
池
塘
旁
有
一
對
麻
雀
，
小
麻
雀
依
偎
在
大
麻
雀
的
懷
中
，
如
一
個
愛
撒
嬌
的
孩
子
。
聳
立

在
淺
溪
的
一
群
白
鷺
，
從
容
的
啄
著
溪
裡
的
魚
蝦
。
在
小
溪
一
角
的
幾
隻
白
鷺
逍
遙
的
立
在
溪

中
，
展
示
著
金
雞
獨
立
的
絕
門
功
夫
。
雪
白
的
羽
毛
，
反
射
在
波
光
粼
粼
的
水
面
上
，
真
好
看
！

小
白
鷺
也
學
著
大
白
鷺
，
昂
著
頭
，
挺
著
胸
，
炯
炯
有
神
的
注
視
前
方
，
像
極
了
一
位
養
尊
處

優
的
小
紳
士
呢
！ 

樹
蔭
下
，
一
隻
剛
工
作
完
的
老
牛
「
哞
！
哞
！
」
的
打
著
哈
欠
，
背
上
的
幾
隻
烏
鶖
正
幫

老
牛
抓
身
上
的
蟲
子
，
把
老
牛
照
顧
得
服
服
貼
貼
。
棲
息
在
窩
裡
的
一
群
畫
眉
，
拉
開
嗓
門
「
吱

吱
喳
喳
」
的
高
歌
，
悅
耳
的
聲
音
繚
繞
耳
際
，
像
是
一
首
美
妙
的
「
原
野
交
響
曲
」。
老
師
曾
說
：

「
如
果
鸚
鵡
是
一
位
華
麗
的
貴
婦
，
那
聲
音
動
聽
的
畫
眉
，
就
是
個
小
家
碧
玉
。
」
形
容
得
真

好
。 

 
 
 
 

那
段
賞
鳥
的
日
子
，
使
我
對
鳥
類
的
生
活
習
性
有
更
深
入
的
了
解
，
轉
到
市
區
就
讀
以
後
，

清
脆
悅
耳
的
鳥
叫
聲
就
難
得
聽
見
了
。
多
麼
希
望
大
家
多
種
樹
，
讓
鳥
雀
就
在
我
們
身
邊
，
不

必
千
里
迢
迢
才
能
賞
鳥
。 

   



 

 
 
 
 
    

四
、
十
月
桂
花
香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余
麗
珠 

 
 
 
 

美
麗
的
花
兒
賞
心
悅
目
，
人
見
人
愛
。
自
古
以
來
，
它
們
總
是
騷
人
墨
客
謳
歌
的
對
象
。 

  

 
 
 
 

我
愛
淡
雅
、
清
香
的
花
，
尤
其
對
桂
花
情
有
獨
鍾
。
它
的
香
味
溫
和
內
斂
，
深
吸
一
口
沁

入
心
脾
的
是
喜
悅
的
泉
源
、
開
闊
的
心
情
，
彷
彿
對
我
訴
說
著
世
界
的
美
好
。 

 
 
 
 

過
了
農
曆
八
月
桂
花
綻
放
的
季
節
，
三
樓
陽
台
上
的
桂
花
開
得
稀
稀
疏
疏
。
零
落
的
花
朵

雖
然
不
再
燦
爛
，
空
氣
中
依
然
飄
散
著
淡
淡
花
香
，
每
天
我
總
不
忘
與
桂
花
來
個
早
晨
的
約
會
，

以
快
樂
的
心
情
迎
接
充
滿
希
望
的
一
天
。 

 
 
 
 

今
早
運
動
回
來
，
漫
步
到
巷
口
，
只
聞
得
花
香
陣
陣
，
竟
是
我
最
喜
歡
的
桂
花
，
頓
時
讓

我
驚
喜
萬
分
。
這
麼
濃
郁
的
香
氣
，
應
該
不
只
一
、
二
棵
吧
？
原
來
是
游
伯
伯
家
的
桂
花
樹
耐

不
住
好
奇
心
，
大
夥
兒
正
努
力
探
首
牆
外
世
界
呢
！ 

 
 
 
 

揮
別
了
繁
花
錦
簇
的
生
氣
蓬
勃
，
繽
紛
的
落
英
如
秋
詩
篇
篇
，
季
節
更
迭
的
美
景
在
游
伯

伯
整
潔
偌
大
的
庭
園
裡
竟
可
窺
見
一
斑—

—

一
盆
盆
的
樹
木
、
花
兒
排
放
得
井
然
有
序
，
九
重

葛
花
蔓
兒
盤
繞
成
的
紫
紅
色
拱
門
和
修
剪
得
整
齊
劃
一
的
籬
垣
，
真
是
美
麗
極
了
。
不
必
擔
心

九
重
葛
的
荊
棘
會
刺
著
路
人
，
因
為
游
伯
伯
會
隨
時
修
剪
，
不
讓
其
枝
蔓
橫
生
。  

 
 
 
 

我
總
愛
在
清
晨
或
夜
晚
循
著
社
區
小
路
散
步
。
漫
步
一
畦
畦
田
園
阡
陌
，
經
過
玲
瓏
的
攝

影
工
作
室
、
小
巧
的
家
庭
裁
縫
店
、
家
庭
美
髮
院
，
再
繞
個
彎
，
香
味
迎
面
撲
鼻
而
來
，
那
就

是
巷
口
游
伯
伯
美
麗
的
住
家
。  

 
 
 
 

每
次
路
過
游
伯
伯
的
家
，
我
的
內
心
總
是
充
滿
感
激
。
感
謝
伯
伯
的
用
心
，
讓
我
能
夠
在

詩
意
濃
濃
的
初
秋
邂
逅
十
月
桂
花
香
。 

      



五
、
童
年
‧
夏
日
‧
棉
花
糖                

陳
幸
蕙 

 
 
 
 

碧
葉
扶
疏
的
深
巷
底
，
有
一
棵
古
老
巨
大
的
鳳
凰
木
。
童
年
時
候
，
每
逢
初
夏
，
當
人
家

院
牆
角
落
的
幾
株
向
日
葵
，
像
一
輪
輪
金
黃
的
圓
盤
，
燦
燦
然
綻
開
時
，
那
賣
棉
花
糖
的
老
人
，

便
也
開
始
自
得
其
樂
的
在
樹
下
，
標
售
起
一
朵
一
朵
蓬
鬆
若
雲
的
棉
花
糖
了
。
那
真
是
輕
鬆
美

好
的
夏
日
景
象
之
一
。 

 
 
 
 

一
根
一
根
新
鮮
潔
白
的
棉
花
糖
，
不
，
一
朵
一
朵
柔
軟
甜
蜜
的
祥
雲
，
不
徘
徊
在
山
巔
，

不
流
浪
在
天
上
，
卻
只
眷
戀
不
捨
的
停
駐
在
人
間
，
停
駐
在
巷
底
，
停
駐
在
每
一
個
快
樂
的
男

孩
、
女
孩
的
手
中
，
為
綠
蔭
深
濃
的
小
巷
，
增
添
了
幾
分
生
動
的
童
話
氣
息
；
於
是
，
賣
棉
花

糖
的
老
者
，
便
成
了
捕
雲
、
網
雲
、
巧
手
織
雲
的
人
了
。 

 
 
 
 

是
的
，
織
雲
的
人
！
但
他
不
用
飛
梭
，
不
用
紡
車
，
也
不
去
織
出
整
齊
的
經
緯
，
或
細
密

的
圖
案
；
他
只
是
以
一
小
銅
勺
雪
白
晶
瑩
的
砂
糖
粒
，
緩
緩
倒
入
製
糖
機
器
中
央
那
神
祕
的
黑

洞
裡
，
然
後
加
熱
、
旋
轉
、
攪
拌
，
於
是
，
一
顆
顆
透
明
細
小
的
粒
子
，
便
被
抽
成
纖
纖
裊
裊
、

若
有
若
無
的
糖
絲
，
同
時
，
也
開
始
在
細
細
的
木
棒
上
，
糾
結
聚
集
成
另
一
種
美
好
的
形
狀
了
。 

 
 
 
 

面
對
那
樣
神
奇
速
成
的
立
體
編
塑
，
那
樣
一
縷
一
縷
剪
裁
合
度
的
白
雲
，
你
必
然
會
同
意
，

做
棉
花
糖
，
實
在
是
一
種
詩
意
盎
然
的
袖
珍
手
工
業
，
是
可
愛
的
街
頭
藝
術
，
但
也
是
饒
富
喜

劇
效
果
的
魔
術
。 

 
 
 
 

其
實
，
做
棉
花
糖
的
機
器
，
出
人
意
料
的
簡
單
。
一
塊
長
形
呈
帶
狀
的
鋁
薄
片
，
圍
繞
成

圓
形
劇
場
的
形
狀
，
再
加
上
透
明
的
防
風
玻
璃
板
和
必
要
的
零
件
，
一
座
被
安
置
在
腳
踏
車
後

座
的
小
型
流
動
工
廠
，
就
算
是
配
備
齊
全
了
。 

 
 
 
 

也
許
，
沒
有
一
個
孩
子
不
愛
雲
，
沒
有
一
顆
童
心
是
不
對
雲
影
充
滿
好
奇
與
幻
想
的
吧
？

因
此
，
清
寂
的
午
後
，
或
晴
朗
的
早
晨
，
當
賣
棉
花
糖
的
老
人
，
悠
閒
的
騎
著
腳
踏
車
進
入
巷

口
，
手
裡
的
響
鈴
一
搖
，
沙
啞
的
嗓
音
一
揚
：
「
賣
棉
花
糖
唷—

—

」
成
群
的
孩
子
，
便
著
了

魔
似
的
，
紛
紛
推
開
自
家
紗
門
衝
出
，
緊
跟
在
老
人
身
後
，
喜
孜
孜
的
簇
擁
著
他
，
像
簇
擁
一

位
君
王
，
直
到
把
他
送
到
巷
底
那
涼
涼
翠
翠
的
鳳
凰
樹
下
為
止
。
那
活
潑
可
喜
的
生
活
畫
面
，

在
初
夏
的
微
風
中
，
充
滿
了
天
真
的
諧
趣
。 

    
     



   
    

  

六
、
有
一
個
夢
想 

 
 
 
 

有
一
個
夢
想
讓
人
追
尋
，
是
幸
運
的
。  

 
 
 
 

即
使
是
在
最
惡
劣
的
際
遇
裡
，
只
要
心
中
仍
有
夢
想
，
便
不
至
於
全
然
絕
望
。
夢
想
，
就

像
陽
光
，
讓
我
們
在
黑
夜
之
中
彷
彿
見
到
了
晨
曦
的
來
臨
；
也
讓
我
們
跌
落
在
生
命
的
幽
谷
之

中
願
意
奮
力
而
起
，
不
被
憂
傷
頹
喪
所
擊
倒
。
尤
其
可
貴
的
，
夢
想
給
了
我
們
一
個
充
滿
了
希

望
的
未
來
，
在
淚
水
裡
，
我
們
看
到
了
一
條
光
明
的
路
就
在
眼
前
展
開
，
正
等
待
我
們
舉
步
前

行
。  

 
 
 
 

生
命
無
常
，
誰
能
保
有
永
恆
的
幸
福
呢
？
有
人
在
旦
夕
之
間
骨
肉
乖
離
、
天
人
永
隔
。
這

哪
裡
是
事
前
所
能
預
料
的
呢
？
於
是
，
今
朝
歡
歡
喜
喜
地
出
門
，
哪
知
再
不
能
回
家
和
親
人
共

聚
了
？
許
多
不
幸
的
事
情
由
於
不
曾
發
生
在
自
己
的
身
上
，
雖
也
對
他
人
表
示
同
情
，
但
到
底

未
必
有
深
刻
的
覺
悟
。  

 
 
 
 

所
以
，
當
我
們
心
中
有
夢
想
時
，
也
是
一
樁
福
報
。
凡
事
願
意
往
樂
觀
的
方
向
想
，
也
從

而
有
一
個
比
較
美
好
的
結
局
。
紅
塵
有
太
多
的
滄
桑
，
每
個
人
都
要
受
盡
歷
練
。
有
一
回
，
我

在
醫
院
候
診
時
，
遇
到
了
一
位
很
久
不
曾
見
面
的
長
輩
，
驚
訝
於
她
絲
毫
不
顯
蒼
老
的
神
態
。

我
探
詢
她
近
些
年
來
的
生
活
，
發
現
她
雖
然
年
紀
大
了
，
卻
一
點
也
不
減
去
待
人
的
熱
情
。  

 
 
 
 

「
我
總
認
為
，
人
和
人
之
間
應
該
要
互
相
幫
助
。
」
她
說
，
「
我
雖
然
並
不
有
錢
，
也
要

盡
力
而
為
。
有
能
力
幫
助
別
人
，
比
接
受
別
人
的
幫
忙
好
得
多
了
。
」  

 
 
 
 

她
又
說
：
「
有
時
候
也
只
是
舉
手
之
勞
。
我
常
多
帶
一
些
零
錢
，
有
一
次
就
遇
到
一
個
著

急
的
太
太
，
女
兒
要
入
院
開
刀
，
正
設
法
連
絡
遠
處
的
家
人
，
偏
偏
身
上
的
銅
板
不
夠
，
我
趕

忙
遞
給
她
一
把
…
…
。
兩
年
以
後
，
我
又
遇
到
她
了
，
其
實
，
我
一
點
兒
也
不
記
得
她
，
她
歡

喜
前
來
相
認
，
我
們
本
來
也
只
是
萍
水
相
逢
的
陌
生
人
，
反
而
因
此
成
了
朋
友
。
」  

 
 
 
 

我
點
點
頭
，
縱
然
是
涓
滴
之
恩
，
將
為
在
困
苦
中
的
人
帶
來
多
大
的
溫
暖
和
鼓
勵
。
也
未

必
是
在
錢
財
上
的
布
施
，
只
要
有
一
言
之
美
、
一
行
之
善
，
都
能
使
我
們
的
社
會
日
臻
和
諧
安

樂
。
人
人
心
中
都
夢
想
著
尋
覓
桃
源
，
卻
不
知
唯
有
群
策
群
力
，
從
自
己
做
起
，
淨
土
方
得
顯

現
。  

 
 
 
 

你
呢
？
你
的
夢
想
是
什
麼
呢
？
真
的
，
夢
想
不
妨
崇
高
偉
大
，
實
踐
卻
要
從
近
處
開
始
。 

  
      



 

七
、
匆
匆  

 
 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朱
自
清 

燕
子
去
了
，
有
再
來
的
時
候
；
楊
柳
枯
了
，
有
再
青
的
時
候
；
桃
花
謝
了
，
有
再
開
的
時

候
。
但
是
，
聰
明
的
，
你
告
訴
我
，
我
們
的
日
子
為
什
麼
一
去
不
復
返
呢
？
是
有
人
偷
了
他
們

吧
？
那
是
誰
？
又
藏
在
何
處
呢
？
是
他
們
自
己
逃
走
了
吧
？
現
在
又
到
了
那
裡
呢
？ 

我
不
知
道
他
們
給
了
我
多
少
日
子
，
但
我
的
手
確
乎
是
漸
漸
空
虛
了
。
在
默
默
裡
算
著
，

八
千
多
日
子
已
經
從
我
手
中
溜
去
；
像
針
尖
上
一
滴
水
滴
在
大
海
裡
，
我
的
日
子
滴
在
時
間
的

流
裡
，
沒
有
聲
音
，
也
沒
有
影
子
。
我
不
禁
汗
涔
涔
而
淚
潸
潸
了
。  

去
的
儘
管
去
了
，
來
的
儘
管
來
著
；
來
去
的
中
間
，
又
怎
樣
地
匆
匆
呢
？
早
上
我
起
來
的

時
候
，
小
屋
裡
射
進
兩
三
方
斜
斜
的
太
陽
。
太
陽
他
有
腳
啊
，
輕
輕
悄
悄
地
挪
移
了
；
我
也
茫

茫
然
跟
著
旋
轉
。
於
是
…
…
洗
手
的
時
候
，
日
子
從
水
盆
裡
過
去
；
吃
飯
的
時
候
，
日
子
從
飯

碗
裡
過
去
；
默
默
時
，
並
從
凝
然
的
雙
眼
前
過
去
。
我
覺
察
他
去
的
匆
匆
了
，
伸
出
手
遮
挽
時
，

他
又
從
遮
挽
著
的
手
邊
過
去
。
天
黑
時
，
我
躺
在
床
上
，
他
便
伶
伶
俐
俐
地
從
我
身
上
跨
過
，

從
我
腳
邊
飛
去
了
。
等
我
睜
開
眼
和
太
陽
再
見
，
這
算
又
溜
走
了
一
日
。
我
掩
著
面
嘆
息
。
但

是
新
來
的
日
子
的
影
兒
又
開
始
在
嘆
息
裡
閃
過
了
。  

在
逃
去
如
飛
的
日
子
裡
，
在
千
門
萬
戶
的
世
界
裡
，
我
能
做
些
什
麼
呢
？
只
有
徘
徊
罷
了
，

只
有
匆
匆
罷
了
；
在
八
千
多
日
的
匆
匆
裡
，
除
徘
徊
外
，
還
剩
些
什
麼
呢
？
過
去
的
日
子
如
輕

煙
，
被
微
風
吹
散
了
；
如
薄
霧
，
被
初
陽
蒸
融
了
，
我
留
著
些
什
麼
痕
跡
呢
？
我
何
曾
留
著
像

游
絲
樣
的
痕
跡
呢
？
我
赤
裸
裸
來
到
這
世
界
，
轉
眼
間
也
將
赤
裸
裸
的
回
去
吧
？
但
不
能
平

的
，
為
什
麼
偏
白
白
走
這
一
遭
啊
？  

你
，
聰
明
的
，
告
訴
我
，
我
們
的
日
子
為
什
麼
一
去
不
復
返
呢
？ 

     



 

八
、
春
天
裡
的
春
天         

     
 

 
        

謝
武
彰 

 
 
 
 

有
人
說
，
臺
灣
四
季
如
春
。
對
於
住
在
寒
帶
的
人
來
說
，
當
然
是
。
我
的
韓
國
老
朋
友
冬

天
到
臺
北
來
的
時
候
，
只
穿
一
件
襯
衫
就
到
處
跑
，
還
一
直
說
天
氣
好
暖
和
呀
！
那
時
候
，
大

多
數
的
臺
北
人
都
已
經
穿
上
夾
克
、
毛
衣
了
。 

 
 
 
 

雖
然
，
有
人
說
台
灣
四
季
如
春
；
但
是
，
當
寒
流
來
了
，
大
家
還
是
會
把
厚
夾
克
、
圍
巾
、

手
套
，
全
都
穿
戴
在
身
上
了
。
這
時
候
，
難
免
就
會
對
「
四
季
如
春
」
這
句
話
懷
疑
起
來
。
所

以
，
對
住
在
台
灣
的
人
來
說
，
四
季
如
春
中
還
是
四
季
分
明
的
。
當
冬
天
即
將
過
去
，
大
家
就

會
懷
著
「
春
天
還
會
遠
嗎
？
」
的
想
法
，
這
樣
的
期
待
和
希
望
，
很
像
度
過
黎
明
前
的
黑
暗
。 

所
以
，
當
大
家
熬
過
了
冬
天
，
春
天
來
臨
的
時
候
當
然
是
充
滿
欣
喜
的
。
春
天
一
到
，
變
化
可

大
了
。
在
不
知
不
覺
中
、
在
一
夜
之
間
，
暗
暗
、
陰
陰
的
樹
葉
間
，
長
出
了
翠
綠
、
鮮
綠
的
新

芽
來
了
。
路
邊
看
來
沒
有
一
點
生
氣
的
杜
鵑
，
開
了
紅
的
、
白
的
花
朵
。
只
剩
下
枝
椏
的
木
棉

樹
，
開
出
了
又
大
又
紅
的
花
朵
。
空
氣
中
瀰
漫
著
草
的
味
道
、
花
的
味
道
。
即
使
住
在
都
市
裡
，

也
是
能
感
覺
得
出
這
些
變
化
的
，
只
要
你
用
耳
朵
、
鼻
子
、
眼
睛
和
皮
膚
，
仔
細
感
覺
一
下
，

就
馬
上
知
道—

—

啊
哈
！
春
天
來
了
。
再
把
這
種
心
情
和
感
覺
，
誠
實
、
樸
素
而
仔
細
地
寫
下

來
，
不
就
是
一
篇
可
讀
的
文
章
了
嗎
？ 

 
 
 
 

當
然
，
你
還
可
以
抬
頭
看
看
遠
方
，
山
的
臉
色
變
得
更
「
綠
」
了
。
你
還
可
以
抬
頭
看
看

天
空
，
雲
已
經
變
白
，
而
且
一
朵
一
朵
的
。
天
空
好
像
為
了
要
看
得
更
寬
、
更
遠
，
一
直
向
後

退
，
而
變
得
更
高
、
更
藍
了
。 

 
 
 
 

當
然
，
那
討
人
厭
的
冬
雨
，
現
在
也
已
經
變
成
受
人
歡
迎
的
春
雨
了
。
也
許
是
細
如
針
、

細
如
牛
毛
，
也
許
是
像
豆
子
、
像
珍
珠
，
也
許
是
「
隨
風
潛
入
夜
，
潤
物
細
無
聲
」（
杜
甫
‧
詩
）
，

也
許
是
叮
叮
咚
咚
，
也
許
是
嘩
啦
嘩
啦
。
春
天
的
雨
，
就
是
這
麼
變
化
多
端
。
小
草
樹
葉
更
綠

了
，
花
朵
更
香
、
更
美
了
，
水
田
更
飽
滿
了
，
溪
流
更
活
潑
了
，
也
都
是
由
於
春
雨
的
緣
故
。 

有
人
說
臺
灣
四
季
如
春
，
熬
過
了
冬
天
以
後
，
我
們
就
把
這
句
話
當
真
吧
！
那
麼
，
臺
灣
的
春

天
就
是
春
天
中
的
春
天
了
，
雨
就
是
春
雨
中
的
春
雨
了
，
樹
木
、
草
葉
、
花
朵
，
更
是
一
發
不

可
收
拾
了
。
照
映
著
藍
天
、
懷
抱
著
白
雲
的
水
田
，
就
更
是
可
以
播
種
和
期
待
豐
收
了
。 

 
 
 
 

這
一
切
，
如
果
沒
有
幾
場
春
雨
來
熱
烈
演
出
，
春
天
一
定
又
寂
靜
、
又
寂
寞
吧
？ 

 
 
 
 

看
，
一
陣
叮
叮
咚
咚
春
雨
的
音
樂
會
以
後
，
那
細
如
針
的
春
雨
，
又
在
天
空
中
隨
風
飛
舞
，

以
飛
快
、
我
們
看
不
懂
的
方
法
，
把
春
天
繡
得
像
一
幅
圖
畫
，
掛
在
大
家
的
眼
前
了
。 

  


